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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苏杭二州与“第一金曲”«望江南» 〔∗〕

○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苏杭二州在中晚唐时期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的最高水平ꎬ以至于人们心

目中的“江南”涵义逐渐狭义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ꎮ 中晚唐诗文中大量对“江南美”的

怀念ꎬ往往集中在对苏杭二州的描述和怀念上ꎮ 唐代苏杭二州之所以成为江南美的代

表ꎬ晚唐五代«望江南»之所以盛行ꎬ都与白居易出任苏杭二州刺史有着特殊的关系ꎮ
«望江南»调初兴于盛唐ꎬ中唐李德裕改编为«谢秋娘»ꎬ白居易依调翻为«忆江南»新词ꎬ
正因为白居易的翻唱词以苏杭二州所代表的“江南”为赞美和怀念对象ꎬ契合了晚唐五

代人的“江南情结”ꎬ此调从此风行开来ꎬ遂成唐宋词坛“金曲”“第一调”ꎮ
〔关键词〕唐代ꎻ苏杭ꎻ江南ꎻ白居易ꎻ«望江南»

提到唐代的繁华城市和地区ꎬ人们大都只注意北方的长安和洛阳ꎬ最多加上

中部的扬州和成都ꎬ号称唐代四大繁华地区ꎬ很少注意江南城市的地位ꎮ 确实ꎬ
唐代以前ꎬ我国经济重心主要是在黄河流域ꎬ但到唐开元天宝时期ꎬ江南经济已

大体上同北方并驾齐驱ꎮ 安史之乱后ꎬ江南在许多方面逐渐超过北方ꎬ经济重心

也已基本南移ꎮ〔１〕建立在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江南崛起、繁荣的都市群和美

丽富庶的乡村ꎮ 唐代的“江南”基本上指监察行政上十道之一的“江南道”ꎬ包括

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ꎬ含今天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的长江南部地区ꎬ浙江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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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福建省、湖南省全省ꎮ 而唐代文人口中习惯称呼的“江南”实指今浙江省、
苏南、皖南、赣北这一片鱼米富庶之地ꎮ 唐代中后期ꎬ苏州、杭州、越州、宣州等城

市经济发展较快ꎮ 至唐末五代ꎬ越州、宣州地位下降ꎬ苏州、杭州、金陵是三个发

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ꎮ〔２〕苏杭二州在中晚唐时期可以说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

的最高水平ꎬ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江南”涵义逐渐狭义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ꎮ

一、唐代苏杭二州的壮大与“江南”范畴的缩小

杭州设州(郡)较晚ꎬ东汉以前属于会稽郡管辖ꎬ东汉以后归吴郡(即苏州)
管辖ꎬ直到隋开皇九年(５８９ 年)才从苏州独立出来建馀杭郡ꎬ到唐高祖武德四年

(６２１ 年)才改名杭州ꎮ 杭州在唐代前期发展速度迅猛ꎬ开元天宝时期已成东南

名郡ꎬ与苏州齐名称“苏杭”ꎬ到安史之乱后ꎬ其繁荣程度大有超过苏州之势ꎮ 著

名作家李华作于永泰元年(７６５ 年)七月的«杭州刺史厅壁记»这样描述杭州:
“万商所聚ꎬ百货所殖ꎬ将择良吏ꎬ重难之ꎮ 杭州ꎬ东南名郡ꎬ后汉分会稽为吴郡ꎬ
钱塘属ꎮ 隋平陈ꎬ置此州ꎬ咽喉吴越ꎬ势雄江海ꎮ 国家阜成兆人ꎬ户口日益ꎬ增领

九县ꎬ所临莅者ꎬ多当时名公ꎮ” 〔３〕 “阜成兆人”意即富庶安定ꎬ人丁兴旺ꎮ «旧唐

书»所载天宝年间的杭州已是“天宝领县九ꎬ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ꎬ口五十八

万五千九百六十三ꎮ” 〔４〕在江南“上州”中算是规模特大的ꎬ难怪白居易元和年间

为皇帝所拟制诰«卢元辅杭州刺史制»说:“江南列郡ꎬ馀杭为大ꎮ” 〔５〕

苏州在唐代为江南“紧”州ꎬ地位略高于杭州ꎮ 韦应物贞元五年(７８９ 年)在
苏州刺史任时所作名篇«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有曰:“吴中盛文史ꎬ群彦今汪

洋ꎮ 方知大藩地ꎬ岂曰财赋疆ꎮ” 〔６〕的确ꎬ苏州历来是文人汇聚之所ꎬ韦应物在苏

州与顾况、皎然、秦系、丘丹、孟郊等文士酬唱ꎮ 苏州经济十分繁荣ꎬ户口殷盛ꎬ物
产丰富ꎬ元和时已有户十万八百八ꎮ〔７〕白居易诗中也这样写苏州:“一家五十口ꎬ
一郡十万户ꎮ”(«自咏五首»)不仅胜过杭州ꎬ还胜过扬州ꎬ直逼首都长安ꎮ 白居

易在宝历二年(８２６ 年)离开苏州刺史任时ꎬ难舍难分地登上苏州齐云楼ꎬ作诗

道:“人稠过扬府ꎬ坊闹半长安ꎮ”(«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
在中晚唐时期ꎬ苏杭二州以其繁华似锦、如诗如画、富庶安乐的面貌ꎬ成为

“江南美”的典型代表ꎬ被文人们所普遍向往和倾心陶醉ꎮ 中晚唐诗文中大量对

“江南美”的怀念ꎬ往往集中在对苏杭二州的描述和怀念上ꎮ 据«唐诗纪事»载ꎬ
“(殷)尧藩有«忆江南»诗三十章ꎬ皆苏杭事”ꎮ〔８〕只可惜殷尧藩的«忆江南»三十

首没有流传到今ꎬ我们无法了解诗中“江南美”如何体现在苏杭二州的描绘上ꎬ
但白居易存有«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ꎬ诗中多叙苏杭胜事ꎬ余尝典二

郡ꎬ因继和之»诗:“江南名郡数苏杭ꎬ写在殷家三十章ꎮ 君是旅人犹苦忆ꎬ我为

刺史更难忘ꎮ 境牵吟咏真诗国ꎬ兴入笙歌好醉乡ꎮ 为念旧游终一去ꎬ扁舟直拟到

沧浪ꎮ”“境牵吟咏真诗国ꎬ兴入笙歌好醉乡”可以看作白居易和殷尧藩共同对苏

杭所体现的“江南美”的概括ꎮ 白居易晚年有多首怀念苏杭的诗ꎬ表达对当年游

遍苏杭美景的回味与眷念ꎬ«咏怀»诗曰:“苏杭自昔称名郡ꎬ牧守当今当好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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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江山蹋得遍ꎬ五年风月咏将残ꎮ 几时酒醆曾抛却ꎬ何处花枝不把看ꎮ 白发满

头归得也ꎬ诗情酒兴渐阑珊ꎮ”
若再区分苏杭二州所体现的“江南美”之差异ꎬ可用两首唐诗作概括ꎬ苏州

可用杜荀鹤诗:“君到姑苏见ꎬ人家尽枕河ꎮ 古宫闲地少ꎬ水港小桥多ꎮ 夜市卖

菱藕ꎬ春船载绮罗ꎮ 遥知未眠月ꎬ乡思在渔歌ꎮ”(«送人游吴»)杭州可用白居易

诗:“望海楼明照曙霞ꎬ护江堤白蹋晴沙ꎮ 涛声夜入伍员庙ꎬ柳色春藏苏小家ꎮ
红袖织绫夸柿蒂ꎬ青旗沽酒趁梨花ꎮ 谁开湖寺西南路ꎬ草绿裙腰一道斜ꎮ” («杭
州春望»)此二首诗可谓基本概括了苏杭二州各自的审美特色和显著差异ꎮ 可

以这样理解:苏杭二州虽有“江南美”的共性ꎬ但苏州似更多宁静含蓄之美ꎬ杭州

似稍多动感放旷之美ꎬ苏州历史文化内涵更深厚ꎬ杭州自然景观更迷人ꎮ
以苏杭二州为代表的“江南美”ꎬ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ꎬ被一系列传统的、流

行的歌曲所吟唱ꎮ «江南曲»、«江南弄»、«状江南»、«江南春»这些歌曲ꎬ反映了

唐人对苏杭为代表的富庶美丽的江南生活的艺术化再创造ꎮ 许多诗人还写有

«江南曲»组词ꎬ刘希夷有«江南曲八首»ꎬ丁仙芝有«江南曲五首»ꎬ崔颢有«江南

曲四首»ꎬ储光羲有«江南曲四首»ꎬ陆龟蒙有«江南曲五首»等ꎮ 唐人所作«江南

曲»与汉乐府«江南»和南朝柳恽«江南曲»是一脉相承的ꎮ «江南弄»也是南朝

传承的旧曲ꎮ 唐人留下大量的«状江南»歌词ꎬ大都是对于江南四季特色状貌的

描绘ꎬ强化了人们对江南的美好印象ꎮ
唐代苏杭二州的壮大和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的繁荣ꎬ强化了唐人对汉魏六

朝以来“江南”概念的审美印象ꎬ也就是说ꎬ在历史上的“江南”概念基础上ꎬ增加

了以苏杭二州为中心的许多新的审美内涵ꎬ包括自然风景、诗意生活、地域历史

传奇、多样艺术形式等ꎬ从而形成新的江南审美文化ꎮ 同时ꎬ“江南”的地理范畴

在中晚唐人的表述中也逐渐缩小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ꎮ

二、白居易典苏杭二州与«望江南»(«忆江南»)曲之流行

唐代苏杭二州之所以成为江南美的代表ꎬ还与白居易出任苏杭二州刺史有

着特殊的关系ꎮ 这表现在白居易对苏杭二州的治理ꎬ创作大量诗歌对苏杭二州

的赞美和宣扬ꎬ创作经典名作«忆江南»歌词并获得追随和模仿等三个方面ꎮ
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ꎬ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ꎬ到长庆四

年离杭州任回京ꎬ在杭州前后跨三年实际仅两年时间ꎬ却为杭州的治理发展作出

了极大贡献ꎮ 后人经常称道的修筑西湖大堤即“白堤”ꎬ蓄水可灌田千顷ꎬ疏挖

城中水井即“六井”ꎬ以供居民饮用等ꎮ 白居易自己在«钱塘湖石记»中有所描

述ꎮ 离杭州刺史任时ꎬ白居易有«别州民»诗ꎬ末尾曰:“唯留一湖水ꎬ与汝救凶

年ꎮ”并自注:“今春增筑钱塘湖堤ꎬ贮水以防天旱ꎬ故云ꎮ”可见白居易自己也认

为他在杭州的最大政绩是治理西湖ꎬ使一方百姓免遭凶年ꎮ 白居易死后ꎬ李商隐

在为白居易所作«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中这样记述:
“又贬杭州ꎮ 既至ꎬ筑堤捍江ꎬ分杀水孔道ꎬ用肥见田ꎮ 发故邺侯泌五井ꎬ渟储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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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ꎬ以变饮食ꎮ 循钱塘上下ꎬ民迎涛祠神ꎬ伴侣歌舞ꎮ”后来苏轼也写有«钱塘六

井记»有云:“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ꎬ刻石湖上ꎬ至于今赖之ꎮ” 〔９〕

白居易自杭州刺史卸任返京不到一年ꎬ于宝历元年(８２５ 年)三月由太子左

庶子改任苏州刺史ꎬ五月五日到任苏州ꎬ至宝历二年十月白居易因受伤而离开苏

州刺史任ꎮ 其在苏州前后跨两年实际上仅有一年半时间ꎮ 时间虽短ꎬ但勤于政

务ꎬ治绩卓著ꎮ 他自己形容在苏州任上是“清旦方堆案ꎬ黄昏始退公ꎮ 可怜朝暮

景ꎬ销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ꎮ 白居易在苏州时还主持修筑了林间门

通往虎丘的山塘河堤岸ꎬ称为武丘路(即现今的山塘街)ꎬ使得水陆往来畅通ꎮ
他在«武丘寺路»诗中有云:“自开山寺路ꎬ水陆往来频ꎮ”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刺史

任时ꎬ苏州官民夹道相送ꎬ难舍难分ꎮ 刘禹锡为此写了一首«白太守行»ꎬ有曰:
“苏州十万户ꎬ尽作婴儿啼ꎮ” 〔１０〕白居易在«答刘禹锡‹白太守行›»中对此也有回

应:“襦袴无一片ꎬ甘棠无一枝ꎮ 何乃老与幼ꎬ泣别尽沾衣ꎮ”
白居易在苏杭二州主政前后跨五年ꎬ实际虽不到四年ꎬ却创作了数以百计的

描绘、赞美或怀念苏杭的诗篇ꎮ 名篇«杨柳枝词八首»虽说是晚年作于洛阳ꎬ〔１１〕

但多首是写对苏杭的怀念ꎮ «钱塘湖春行»历来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篇ꎮ 其他写

杭州的精彩诗篇如:«馀杭形胜»、«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答客问杭州»、
«西湖晚归ꎬ回望孤山寺赠诸客»、«春题湖上»、«杭州回舫»等等ꎮ 描绘或回忆

苏州的最为精彩诗篇有:«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正月三日闲

行»、«早春忆苏州寄梦得»、«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吴中好风景»等等ꎮ
白居易创作的大量苏杭诗歌ꎬ成为“江南美”的最好宣传材料ꎬ深深影响了

当时以及后世人们对于苏杭乃至“江南”的印象ꎮ 然其为苏杭所作的最大“名
片”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忆江南词三首»:

江南好ꎬ风景旧曾谙ꎮ 日出江花红胜火ꎬ春来江水绿如蓝ꎮ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ꎬ最忆是杭州ꎮ 山寺月中寻桂子ꎬ郡亭枕上看潮头ꎮ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ꎬ其次忆吴宫ꎮ 吴酒一杯春竹叶ꎬ吴娃双舞醉芙蓉ꎮ 早晚复相逢ꎮ
这三首词是白居易大和三年(８２９ 年)春在长安闲居养病时怀念以苏杭为代

表的江南美景的组词ꎬ〔１２〕写完这组词后不久即赴洛阳任职ꎮ 三首词的整体布局

是ꎬ第一首总写对“江南美”之“忆”ꎬ第二首分写“忆”杭州ꎬ第三首分写“忆”苏
州ꎮ 作者用典型化的手法ꎬ总写江南ꎬ用大红大绿来烘托ꎻ“忆”杭州ꎬ抓住杭州

的“美景”令人回味ꎻ“忆”苏州ꎬ抓住苏州的“美酒”、“美人”让人牵挂ꎮ 作者说

“最忆是杭州”ꎬ似乎对美景更感兴趣ꎬ然而近代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评论道:“香
山所忆ꎬ恐推‘吴娃’于第一ꎮ” 〔１３〕原来上了年纪的白公可能是在放烟幕弹ꎮ

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三首»一出ꎬ很快出现了追随者和模仿者ꎮ 最先是刘禹

锡作«和乐天‹春词›ꎬ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
春去也ꎬ多谢洛城人ꎮ 弱柳从风疑举袂ꎬ丛兰裛露似沾巾ꎮ 独坐亦含嚬ꎮ
春过也ꎬ共惜艳阳年ꎮ 犹有桃花流水上ꎬ无辞竹叶醉樽前ꎮ 惟待见青天ꎮ
刘禹锡于大和五年至八年(８３１ － ８３４ 年)出任苏州刺史ꎬ作此词当是大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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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８２９ 年)白居易作«忆江南»之后ꎬ时刘禹锡尚未出任苏州ꎬ否则无论如何也

会涉及到对苏州的美好回忆ꎮ 其后ꎬ皇甫松、温庭筠、牛峤、吕岩、易静、伊用昌、
冯延巳、李煜等ꎬ皆仿此调作词ꎬ有的将调名改作«望江南»或«梦江南»ꎮ 甚至有

规模较大的组词出现ꎬ如唐末道士吕岩有«忆江南»十三首ꎬ韩偓托名隋炀帝作

«望江南»八首ꎬ唐末人易静有«兵要望江南»七百二十首ꎬ五代李煜有«忆江南»
四首ꎬ无名氏道士有«道术旨归望江南»一卷等ꎮ

可见ꎬ«忆江南»(«望江南»)词在白居易三首经典名篇的影响下风行开来ꎬ
正如王国维所说“惟«望江南»因赞皇(笔者按:指李德裕)首填此词ꎬ刘、白诸公

相继而作然其风行ꎬ实始于此”ꎮ〔１４〕 «望江南»(«忆江南»)在白居易之后逐

渐压倒其它所有词调ꎬ最终成为唐五代“第一金曲”ꎮ

三、«望江南»曲被改编并成为唐五代“第一金曲”

据刘尊明先生考察和统计ꎬ唐五代«望江南»存词凡 ７５３ 首ꎬ两宋«望江南»
存词凡 ２３３ 首ꎬ唐宋«望江南»词作总计为 ９８６ 首ꎬ比唐宋«浣溪沙»词作总数 ９４３
首(唐五代 ９６ꎬ宋 ８４７)还多出 ４３ 首ꎬ堪称是唐宋词坛“金曲”“第一调”ꎮ〔１５〕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ꎬ唯有«望江南»一调唐五代存词多于宋代(且是宋代的三倍多)ꎬ
而其它所有从唐五代传到宋代的词调ꎬ都是宋代存词远远多于唐五代ꎮ 可见ꎬ唐
五代人对“江南”有着特殊的感情ꎬ“江南”在唐五代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ꎬ«望江

南»调对于唐五代亦有特别的意义ꎮ 然而ꎬ在唐五代众多词调中ꎬ«望江南»也是

最复杂ꎬ讨论、争议最多的一个词调ꎮ 从宋人开始ꎬ直到近代以来的王国维、任二

北、朱金城ꎬ甚至日本的村上哲见等ꎬ都参与了争论ꎮ 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ꎬ«望
江南»调创于何时何人ꎬ在唐五代有多少同调异名ꎮ 最近ꎬ刘尊明先生发表«唐
宋‹望江南›词调的创制源流与声情特征»一文ꎬ对这两个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梳

理ꎬ认为:关于其音乐渊源和创调时间ꎬ历代主要有创调于隋炀帝、李德裕和开元

教坊三说ꎬ而以开元教坊采录或创制最为信实ꎻ以敦煌词«望江南»“敦煌郡”双
调体一首为最早ꎬ李德裕«谢秋娘»佚词和白居易«忆江南»三首ꎬ以及晚唐皇甫

松等«梦江南»等词ꎬ皆为«望江南»之改名与异名ꎮ〔１６〕 这一结论是稳妥可信的ꎮ
然«望江南»一曲ꎬ作为文人词史上最古老的三个词调之一ꎬ〔１７〕 在中晚唐漫长的

一百多年时间里ꎬ不仅没有像其它“老歌”那样逐渐被人遗忘ꎬ反而越来越爆发

出强大的生命力ꎬ其实是有个“改编”、“翻唱”的过程的ꎮ 而最关键的改编者是

李德裕ꎬ翻唱者是白居易ꎬ它们二人赋予了此调新的生命力ꎮ 兹详述如次ꎮ
«望江南»曲调(双调体)是否如«海山记»(成书于唐末)所言ꎬ创于隋炀帝ꎬ

确实有诸多疑点ꎮ 但天宝年间崔令钦所著«教坊记»所列曲名表中有«望江南»
调ꎬ可见盛唐教坊有此曲已确凿无疑ꎮ 盛唐及以前的«望江南»是何种体式ꎬ现
有资料可以判定有两种体式ꎮ 一种是上下片各为“三五七七五”句式的双调体ꎬ
有敦煌词«望江南»“敦煌郡”一首可证ꎬ此首词上片写吐蕃围困敦煌ꎬ下片写虽

有大唐天威ꎬ但仍恐迟早会陷于吐蕃ꎬ可见此词写作时间为大历年间敦煌陷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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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ꎻ另一种是“五五七七五”句式的单调体ꎬ有天宝十三年(７５４ 年)崔怀宝所作

的«望江南»:“平生无所愿ꎬ愿作乐中筝ꎮ 得近玉人纤手子ꎬ砑罗裙上放娇声ꎬ便
死也为荣ꎮ” 〔１８〕此词载于宋初人张君房所著«丽情集»ꎬ〔１９〕 中华书局版«全唐五

代词»以为«丽情集»所载崔怀宝此词不可信ꎬ并附有«考辨»ꎮ〔２０〕 任二北先生早

就指出:“«丽情集»出宋张君房ꎬ虽小说ꎬ所传唐曲却可信ꎮ 此事与词ꎬ后世之剧

本小说中援引甚多ꎮ 以宋人所见如此ꎬ当非后世附会伪托者可比ꎮ 况羔舅为人ꎬ
不类虚构ꎻ天宝之年ꎬ言之凿凿ꎬ应皆可信ꎮ” 〔２１〕只可惜任二北先生及中华书局版

«全唐五代词»都将首句“平生无所愿”五字校订为“平生愿”三字ꎬ以为“无所”
二字为歌唱时所加衬字ꎬ显然是为了迁合中晚唐所流行的已经在文人手中定型

的«望江南»格式ꎮ 其实ꎬ敦煌词«望江南»中也有一首“五粱台上月” 〔２２〕是“五五

七七五”单调体格式ꎬ正好可与崔怀宝词相印证ꎮ
«望江南»词调被改编成“三五七七五”单调体ꎬ是李德裕所为ꎮ 李德裕长庆

二年至大和三年(８２２ － ８２９ 年)镇浙西时为悼念亡妾谢秋娘而作此调ꎬ并将调名

改为«谢秋娘»ꎮ 这有白居易的«忆江南»自注为证:“此曲亦名«谢秋娘»ꎬ每首

五句ꎮ”唐末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明:“«望江南»ꎬ始自朱崖

李太尉镇浙西日ꎬ为亡妓谢秋娘所撰ꎮ 本名«谢秋娘»ꎬ后改此名ꎮ” 〔２３〕 段安节所

言的«望江南»就是指晚唐以来特别流行的“三五七七五”单调体ꎬ即认为此体是

由李德裕所定型ꎮ 刘尊明先生对段安节所记载«望江南»始自李德裕有所怀

疑ꎮ〔２４〕笔者以为ꎬ段安节«乐府杂录»的记载应当受到重视ꎬ因段安节继承其父段

成式学识广博的优长ꎬ段成式的名著«酉阳杂俎»以其记载广博翔实而受到四库

馆臣以及鲁迅先生的高度称许ꎮ 段安节祖父段文昌长期任宰相ꎬ又属于李德裕

一党ꎬ故段安节对李德裕的情况自然比较熟悉ꎮ 其实段安节的记载与崔令钦

«教坊记»以及盛唐出现的«望江南»词并不矛盾ꎬ只不过是没有详细梳理李德裕

改编前的情况而已ꎮ 前述盛唐有两种体式的«望江南»ꎬ李德裕到底改自哪体ꎬ
抑或是兼参二体? 明末胡震亨以为李德裕是从双调体«望江南»改编的:“«望江

南»ꎬ«海山记»:隋炀帝为西苑ꎬ凿池泛龙凤舸ꎬ制«望江南»八阕ꎬ后唐李德裕用

其句拍ꎬ改为«谢秋娘»ꎬ刘、白亦有作ꎮ” 〔２５〕笔者以为ꎬ李德裕当是兼参二体ꎮ
李德裕改编后的«谢秋娘»今已亡佚ꎬ但白居易按«谢秋娘»的体式创作的新

歌词«忆江南词三首»ꎬ却成为晚唐众人模仿的新范本ꎬ可能正是因为白居易恢

复了此曲调的调名本意———对江南的赞美和怀念ꎮ 刘尊明先生指出:“«望江

南»之所以能在唐宋词坛上很快流行起来ꎬ与白居易一开始对清新秀丽的‘江
南’风情的成功描写是颇有关系的ꎮ 可以说ꎬ白居易不仅给后来的唐宋词人提

供了一种«望江南»的创作模式ꎬ而且也为原本感伤的«望江南»词调注入了一股

清新秀逸的风神ꎮ” 〔２６〕也正是因为白居易的翻唱词以苏杭二州所代表的“江南”
为赞美和怀念对象ꎬ契合了唐五代人普遍的审美理想ꎬ才使得«望江南»调得以

迅速风行ꎬ遂成为唐五代的“第一金曲”ꎮ 尽管唐五代人对此曲调的调名改换频

繁ꎬ曾引起宋以后人的困惑乃至不满ꎬ〔２７〕 但此曲自中唐以后始终以“江南”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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